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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到夏，一直沉浸在绿遍山原的欣喜中，
所到之处，眼前青山碧水，内心除了惬意还是惬
意。

一晃已是夏秋交替，天高云淡，金灿灿的阳光
下，绿色依然如浪般翻涌。那种诱人的绿意，翻过
一座座高山，流过一条条河流，穿过一条条街道
……只是，在这些深深浅浅的浓荫中，紫荆花却悄
然探出了深深浅浅的红，装点着绿意，惊艳了时
光。

无论是路过楼下的石阶，还是漫步街道和村
庄，这段时间，随处都能邂逅热热烈烈地开放的紫
荆花。

低矮的紫荆花娇小玲珑。小卖部前沿梯倾斜
的花坛里，一丛修剪得方方正正的小乔木碧绿青
翠，几条鹅黄的藤蔓从枝条间钻出，如探头晒日的
小青蛇。一株小小的紫荆花，从花坛中间伸出五
六根细长的枝条，细叶满枝，如轻柔的掸子。一簇
簇桔红色的花都集中在枝条的顶端，一根一簇，艳
丽、耀眼，摇摇欲坠，随意地往不同的方向散开，
远远望去，在一片绿意盎然中格外醒目，像是小卖
部刻意装饰的“招牌”。

高大的紫荆花花团锦簇。长长的绿化带中，
那些高高低低的树，曾经也挂满了或红、或黄、或
紫的花朵，如今全被绿叶包裹得严严实实，如绿色
的帐篷，如青翠的帏幔。烈日当空下，树影绰约，
绿荫沿街流动。一簇簇鲜艳的紫荆花，迎风招展，
像是在绿树丛中挂起了彩灯。转弯处的那一棵，
没有其他树木遮挡，高大，挺秀，鲜花满枝，一簇
簇，自由散漫。稍小的轻浮在枝头，硕大的垂挂在
半空，层层叠叠，挨挨挤挤。在风中摇摆，像群蝶
翩翩起舞;在阳光中闪耀，像迷离的红灯笼。而夹
在绿荫中间的几棵，远远的，看不见树，只有一簇
一簇的花从浓荫中斜伸到街面上空，摇摇晃晃。

阳光映衬下，有的桔红，有的深紫，有的红中偏
紫，有的紫中偏白……一串串，一团团，千姿百态，
如春花一般绚烂，和秋月一样迷人，把纵横交错的
街道打扮得色彩斑斓。

以前的农家屋旁，要么是一棵冬梨，要么是一
棵老柿子树，很少有栽花种草的。不知什么时候，
紫荆花也悄悄地扎根在了农家的房前屋后。几棵
热烈盛放的紫荆花，从错落的屋顶，从参差的院
墙，伸出一串串鲜艳的色彩，摇摇摆摆，如星光般
灿烂，把素洁的墙体打扮得意趣横生。似乎仅凭
这几棵艳丽的紫荆花，便足以让第一次莅临的人
铭记下村庄进出的方向。

紫荆花树形婀娜，枝条细长，易于缠绕塑形，
作为观赏树，一直以来很受人们青睐。这种树有
个特点，和梧桐树一样，它的枝干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自然蜕一次皮。蜕完皮后的枝干光滑细腻，很
耐看。在培育幼树时，人们喜欢将它们细长的枝
条缠绕在一起，不几年时间便融为一体，形成凹凸
有致的主干，形态奇特美观。以前当地一树难求，
多以盆景为主，深养于爱花人的小院，偶尔得见，
那时也只顾着观赏它别致的树形，它的花是清
雅？是妖娆？从未留意。

紫荆花似乎更偏爱于扎根乱石间。前些年到
过几个古老的村落，曾相遇几棵老紫荆花。奇怪
的是，它们要么是悬挂在庭前的石坎上，要么是夹
在路旁的石缝间，没有一棵是长在沃土上的，但每
一棵都很粗壮，枝长叶绿，很茂盛。因去的不是时
候，花期未到，所以未能一睹它们花团锦簇的风
姿。

十多年前，得友人父亲相赠，得一株幼小的
紫荆花苗，把它栽在屋后岩石的夹缝间。当时
就 只 往 石 缝 里 多 填 了 一 小 桶 泥 ，自 此 再 无 管
护。一到盛夏，野三七、何首乌这些倔强的藤类

植物从各个石缝间钻出，胡乱攀爬，不久便覆满
了整座岩石，把那棵幼小的紫荆花压得仅能露
出几片细叶，害得它终日难得见到一缕阳光。
偶有闲情，挥舞镰刀割去藤蔓，这棵树总算露出
真容。有时甚至突发奇想，趁机也把它仅有的
几条新枝缠绕成圈，殊不知，这无疑是粗放管理
下对树最大的伤害。加上藤蔓生命力奇强，几
场雨后，它们又从石缝中钻出，不几天又把这棵
可怜的紫荆花遮盖得严严实实。当再次把镰刀
挥向藤蔓时，紫荆花已然错过了抽枝长叶的时
节。因此，十多年过去了，这棵紫荆花仍是长得
细细的、矮矮的，前些年虽然也拼尽力气开出了
几朵小花，但不几天就被藤蔓压抑得草草结束
了花期。直到去年的一天，一条鲜亮的枝条突
然从浓密的藤蔓中窜出，高高擎起，那圆润的色
泽像是鼓足了劲的臂膀。爬上岩石一探究竟，
原来是从那棵紫荆花根部新生出的一株小苗。
为了争取阳光，它没有一丝犹豫，长得很笔直，
显得很茁壮。猛然间顿悟，曾经自以为是的我，
和那些藤蔓一样，一直疯狂地压抑了这棵树的
成长，而它，却默默地挣扎、酝酿、寻找着新的出
口和方向。俗话说“出林笋子高过母”，是因为
竹子的根扎得足够深，这棵长久被压制的紫荆
花应也如是，不然，它怎能衍生出这么健壮的新
苗？这株挤出藤蔓丛的新苗，也许前期都在忙
于汲取阳光抽枝散叶，它的花期明显比其他的
推迟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是，此时，玲珑的小花
苞已经缀满了枝头，鼓鼓囊囊，露出星星点点或
紫色、或桔红色的光，含苞待放，令人遐想。

春时梨花带雨，夏时荷花映日，秋时桂花飘
香，冬时蜡梅傲雪。不同的季节催开了不同的花，
不同的花又装饰了不同的季节。紫荆花也一样，
它以绚丽的色彩，装点了我们多彩的生活。

我年少时住的村庄
距离梧桐河五十多里路
梧桐河的水
把那片广袤的土地
无情分开
河东与河西
划归两个不同行政区管辖

我很早就知道梧桐河了
它不只是河的名字
还是河西边行政区的简称
梧桐河与那个行政区
原本跟我无关
也从没想过这条河
能影响到我的生活

人生的行程
如同流淌的河流
遇到了障碍
就会改变方向
以坚忍的态度
蜿蜒前行

生活的原野
如同河边的风景
河这边与河那边不同
我的情感
如同穿越旷野行进的风
想抚摸生活的皮肤

原本我对梧桐河
只闻其名，不知形貌

因为我的一位亲人
在青春岁月中
从河的这边
滑向了那边
失足的脚
影响了人生行程

梧桐河那边的行政区
有处劳改农场
铁丝网的大院
罩住了我亲人的生活
哨兵手中的钢枪
警戒着道德底线

在那段日子里
我年少的心
多了一种牵挂

那时
我十五六岁的年龄
家境不好
以节衣缩食的方式
省下钱
买了物品
抽出时间
骑着自行车
在骄阳下
往返一百多理的路程
探望铁丝网内的亲人

在空旷的荒野上
空气流动也能产生风的身影
梧桐河桥上
在无风的日子
也能感觉到
有微风掠过

我表哥在水利公司工作
他是梧桐河桥的建造者
表哥与那位失足亲人
只差一岁
他们的人生
如同梧桐河两岸的风景
很是不同

每次经过梧桐河时
我都汗流浃背
站在桥上
手扶护栏
眺望远方的旷野
微风按摩着疲劳的身体
目光在河流的身体上
扫来扫去
心中的想法
像桥上流动的空气
悄悄带起了
伤情的风

我低声问：梧桐河
你为什么默默无语
你知道我的心情么

梧桐河
它不只是把大地分开
还让我理解了
另一种人生

我在河两岸寻找
人生方向
还有那条不可逾越
品德界线

蒲鸭河的变迁

从我记事起
在蒲鸭河附近
就没看见有成群的野鸭
野鸭三三两两孤单的倩影
在眼前偶尔闪过

蒲鸭河因野鸭得名
我看见的场景
跟传说不同
蒲鸭河似乎成了
不真实传说

蒲鸭河弯弯曲曲
在荒原中尽展身姿
它在用血液滋养
这片黑色沃土

我不知道垦荒的队伍
是在哪年哪月哪天
来到了这里
我不知道是谁在这处荒原上
搭起了第一顶帐篷
我不知道那么有力的双脚
怎么能被淤泥紧紧拥抱

月光下
我常听父辈们讲开垦荒原
那些艰苦往事

一处大型国有农场
以蒲鸭河的谐音得名

父辈们看见过蒲鸭河上空
成群结队野鸭
尽情展翅的景观
那或许是
野鸭欢迎新主人的
一种方式

鱼儿跳出水面
尽展身姿的场景
映入过父辈们的眼帘
鱼儿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这或许是鱼儿在奉献自己
犒劳垦荒的主人

蒲鸭河两岸的草
被风摇曳
形成舞动彩带
这或许是
某种庆祝表演

蒲鸭河被开垦前的模样
我没见过
那种风貌
父辈们在说

虽然我记忆中的蒲鸭河
很少有野鸭身影
鱼儿也不多
但是我知道
苍茫的野草地
变成为了万亩农田

大豆、小麦、玉米等庄稼
夺走了野草的家园
粮食的芳香
淹没了野草的气息
人们饲养的鸽群
替代了野鸭的飞翔

蒲鸭河的水啊
不知疲倦
昼夜流淌
以奉献的精神
滋养着两岸的农田

人们劳动的身影
在朝阳时
在晚霞中
似乎映在了
蒲鸭河的水里

梧桐河随想（外一首）

■吴新财

端阳过后，正值雨季。我与远康从兴义出发，
为了观看田园风光，驾车时特意避开高速公路，走
东峰林大道，经德卧、白水河、坡贡、木咱，再至普
坪。雨一直不停，大地仿佛是湿透了似的，附近山
上有黄泥色的浑浊山水汇聚成流，从山坳里滚滚
而来，瞬间填满山脚的沟壑，形成激流后又冲出一
个个诡异的旋涡，让一些枯枝与野草随着它的魔
法旋转着。公路两边的山川田野与村庄农舍隐隐
约约，像刚刚完成的一幅水墨长卷，那烟雨迷蒙的
原野和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农舍轮廓，不由令我想
起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楼台烟雨
中。”今天的普坪之行，一是缘于远康对打凼民族
村移民文化的牵挂，要亲自到打凼广场上的碑文
中见证传奇；二是缘于我急于还原对王公桥与卡
子隘口的儿时记忆。

离开打凼，雨仍然下着不停。到普坪后，在我
二哥家小憩片刻，然后冒雨开车来到卡子河边。
河岸上的稻田里，有不少农民躬着背，身上穿着塑
料雨衣，正在抓紧时间抢插秧苗。连日来的大雨，
卡子河里涨水了，河岸边有人在雨中垂钓，洋伞雨
衣代替了唐诗中的蓑衣斗笠。王公桥仍然是我梦
中的样子，桥身用石料拱成，只是水位比过去提升
了不少，三眼桥孔已经被淹没大半，我知道这是卡
子河下游的筏子河水电站水坝增高的功劳。桥旁
平台上的建桥公德碑立于大清光绪十二年，字迹
很模糊。另有一块是八十年代被评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后于 2001 年立的新碑，上该“黔西南州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字迹非常清晰。据《安龙县
志》记载，王公桥又名卡子河桥，位于普坪镇卡子
河上，连接兴义府城通往省城驿道，建于明末，后
被洪水冲垮，曾两度修复。卡子河距离普坪镇街
上大约二三公里，记得儿时常结伴到桥下戏水，四
五月份还没有涨水的时候，河水还很清凉，风中还
充满凉意，不时有小鱼儿在石旮旯中欢快地游
动。唯有我们不怕冷的一伙小鬼仔猴一样摸到桥
下，脱光身上的衣服，一串串结龙一样跳到冰冷的

河水里，直到冷得支撑不住时，才爬到裸露的光石
板上仰躺着晒太阳。玩够之后，我们偶然也会到
桥旁的平台上去观看那里立着的残碑，因年辰实
在太久远，字迹模糊，再加上也看不懂繁体字，看
了一会就失去了兴趣，也不知道它叫王公桥。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市场
经济之花自由绽放，家里面做糖果卖，假期时为了
挣一点钱买鞋子或袜子，我挑着糖果去赶鲁沟
场。那时无论是去何处赶乡场，一般都是步行，赶
鲁沟场走小路就必经卡子。当时交通极不发达，
从安龙车站发出的客车有洒雨班和兴仁班，一天
两班。按说赶鲁沟场可搭乘兴仁班，但乘坐客车
一是要用钱太奢侈，二是时间对不上耽误赶场时
间，所以基本上都是步行，选择捷径走小路——卡
子。由于当时我身体很瘦小，气力不如人，用两个
小口袋装着不多的糖果挂在扁担两端，外加一杆
秤，总重量大约十五到二十市斤。从普坪街上出
发，沿着古驿道经冉井到卡子河，一路下坡，迈开
大步走得很舒坦。但从卡子河跨过王公桥后就吃
力了，全是上坡，古驿道也开始变得狭窄和陡峭，
一级一级石阶路，一步一步往上撑，而且弯去拐
来，像蛇一样盘旋着前行，很艰难，直到汗水把衣
服湿透，才能上到坡顶。在黔西南州内，我知道的
有三个地方叫作卡子。一是兴仁牛场北盘江卡
子，那里有一个小村庄，顺着弯曲的小路蜿蜒而
下，到达一个江面开阔水流平缓的地方，就叫作卡
子。我因为喜欢奇石，曾与石友一道乘坐三轮车
到过那里的沙滩上寻找奇石。从一些人工痕迹上
看，那里过去应该是一个古渡口，红军长征时有一
支红军在此与据守的国民党军打过一仗，然后乘
竹筏过北盘江到达兴仁。二是兴义猪场坪镇与捧
乍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卡子村民组，是猪场坪到捧
乍的必经之地。三就是普坪卡子河处的卡子。相
信叫卡子的地名肯定不少，但是能够收入《兴义府
志》并被称为古隘口的，唯有普坪卡子。如今，昔
日的古驿道，已经变成了深山峡谷之中通村柏油

公路的主干线。王公桥像是一把充满魔幻的钥
匙，既打开了今人寻古访幽的精神链接，又开启了
卡子河两岸互通往来的发展之路。

天真像是漏了一样，雨一直下着。瞻仰了王
公桥后，驾车过桥驶上卡子隘。雨大路滑，坡陡弯
急，车速极慢，目光透过车窗玻璃和雨幔，公路边
残留的一处小石门上石乳斑驳，凑足了令人遐想
的元素。上完坡就到了卡子隘，我与远康下车冒
雨观看了安龙县人民政府立的一块大理石碑，上
书“普坪卡子隘”五个字。另外还有一块残碑，字
迹模糊无法辨识，但这一块残碑更具历史意义，它
是当年卡子隘口处繁忙的见证。环视周围的环
境，最遗憾的是因为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淹没了不
少历史印痕，这里除了这一块残碑外，没有看到哨
卡、驿站等痕迹。我特意站上一块大石头，伫立在
雨中回眸来路，满眼都是看不尽的千山万壑，脚下
唯有这一条古驿道可通关隘，其险足可以一夫当
关万夫莫入。睹物思昔，不禁让人思绪万千，曾经
的往事不住地浮现在眼前。据《兴义府志》上记
载，普坪卡子作为一个天然隘口，并被官府派兵驻
守设立哨卡，是在南笼府布依族姑娘王囊仙起义
之后。当时，起义军高喊着“雾腾腾，烧普坪；南
笼吃早饭，杀上云南城”的口号一举攻下普坪。现
在看来，起义军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历史上
的普坪并不富裕，当时的普坪并没有什么财富可
以让起义军获得，唯一的目的还是控制住卡子隘
口，这里是起义军可以北上兴仁而后大展身手攻
取贵阳的关键要道，所以才会有后来起义军攻到
关岭、永宁等重镇的壮举。

驾车离开卡子隘口时，看着曾经的古驿道已
经被一条崭新的柏油公路所取代，我的心里立马
又打了一个结。这是一件两难的事，面对着发展
必须修路，面对着历史文化遗迹，它又需要我们
去保护。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走过的每
一步路都很重要，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们决
策！

卡子隘
■山毛

盼望一朵云
四十几天，接近或突破四十度高温，为历史最

高值。
河流浅了、井水枯了、禾苗黄了，树叶布满厚

厚的灰……
挑水抗旱换成了抽水机抗旱，仍是杯水车薪，

脚水架上工人的脊背晒成了古铜，或成了黑土地，
烤烟的农民几乎是赤膊上阵，房外一桶水不久就
见底了。

高温，是劳动者最辛苦最真实的见证。
人们都盼望一朵乌云，能及时而来，它是天国

的游子，能停在天空，我们知道它的去处：巫山有
云会有雨——

一阵及时雨，给土地滋润，让庄稼还青，带给
人们绿的希望！

云卷云舒，来去自如。一片乌云做十面埋伏
时，人们激动地不安于室。

盼雨
禾田里的裂缝有拇指粗了，庄稼人做梦都在

渴盼下雨。
终于，一场雷阵雨迈着蹒跚的脚步姗姗而来

……

真是好雨！及时雨！只见一个个庄稼人扔掉
蓑衣，俯下身子，凝聚目光，看圆圆的水珠相互追
逐，把禾叶打得啪啪响，那是最动听的天籁，最雄
壮的打击乐，

雨水就在这天籁般的音乐里从叶流到茎，从
茎流到根，流进土地干裂的子宫。

是的，稻禾善解人意，爱雨如命，顾不上喘气，
忙着扎根，忙着长骨头，忙着抽穗……

雨声，禾拔节声和庄稼人的感叹声在农历的
最深处形成一种默契。

此时，庄稼人已拔不动脚步了，双脚与谷根，
紧紧地攀结在一起。

雨水贵如油，也把我久旱的诗句浇灌。
送茶的少女

太阳的沸水泡着盛夏。
路上的砂粒都在冒烟，筑路工人的号子都变

得干涩，连偶尔从头顶飞过的小鸟投在地上的影
子都是干的。

戴着草帽的农家少女走过夏季，站在公路的
树荫处。她左手提着竹筒茶壶，右手拿着一个小
瓷碗，甜甜润润地重复着一句话：“筑路的叔叔阿
姨，请喝茶。”

天下的炎热都被她收到了竹筒壶里了，她用
清凉的茶水滋润着世界。

小姑娘的身后是一担木桶的茶水，木桶的后
面是那些工人在炎热下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蓝
蓝的天映着这乡间大路立体的美。

小姑娘，是这炎炎夏日里一朵飘动的云。
大暑

庄稼人说，大暑是最热的时节。对于季节轮
换，它叫“而立”，对于农事，它叫收获。

是的，这是收获的季节：梨园，挂满晶莹闪烁
的梨；瓜园，那许多圆圆的脑袋传递着炫目的色
彩；田野，金黄的稻谷铺满成熟的丰韵。

它有一个充满硝烟味的名字叫“双抢”（抢收
抢种），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争，昨天还是绿茵
一片，今天就已是稻浪滚滚。田野在这短暂的时
间里，完成了从油绿到金黄的转变。

这是十分艰苦的竞争，多少人光着背脊，淌着汗
水，头顶炎炎烈日，脚踏烂泥水田。插秧，他们把水田
当作宣纸作画；收割，他们把打谷机当钢琴弹奏……

一段紧张忙碌的日子，一份丰收与期待的心
情。这季节，我们牛气冲天，我们热情如火，在最
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生命成熟的再生！

紫荆花开
■王荣仁

高温之下（组章）

■宁江炳


